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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故友的诗
■卢泽楷

奶奶慈祥的面孔、花白的头发、笔挺的腰板，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奶奶，我又看到您了
■张军

我愿用余生寿命做交换，即便只有那么一刹那，只要能再看
到他，那也是幸福的呀！

心中的“望乡台”
■陈丽君

远远地，远远地，近了，再近了。
眼前熟悉的一切映入眼帘，那一片荒凉刺痛了我

的眼睛。我定定地坐着，浑身僵直，只剩下心在狂跳不
止。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每次踏入，依然有着锥心刻骨
的伤感。

付钱，谢过的士师傅，快步踏入这片绿意盎然的
“望乡台”。深深吸了一口气，稳住自己，看着这漫漫凄
凉意一点一点地将我淹没。

眼泪是什么东西，我已不太熟悉了。在我现今的
世界，眼泪早已干枯，更不存在什么“雨季”了。

没有“雨”的日子，其实也并不太好过。花不肯开，
草不愿长，心园里也是荒芜一片。我左三圈、右三圈地
绕着这一片废墟转悠着，任这“雨”如千军万马般向我杀
过来。一瞬间，它们得以再次激活，刺痛着我眼部的神
经。这时，我仿佛听见了一个慈祥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妹仔，你又来了呀！”——啊！这是多么熟悉而又慈爱
的声音！他在对我说：“不要哭，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一低头，热泪盈眶。
神啊，但愿您能将我那已失去的外公还回来吧！

我愿用余生寿命做交换，即便只有那么一刹那，只要能
再看到他，那也是幸福的呀！

“妹妹，你来找谁的呀？这里早已没有人住了，都
搬去新村那边了。”远处一位不相识的舅舅，看我在绕
着这片废墟转圈，好心地走过来询问。

“是的，我是来找人的。这里曾经住着我的外公，
我来看他老人家，等一会儿就走。谢谢你，舅舅！”虽然
我从未见过眼前的这个人，但既然是与我外公生前同
在一个村落的，那便值得我去尊敬。

一提起“外公”两个字，刚擦去的泪水又跌落了下
来。我赶紧向他道了谢，转身躲了起来。

这片废墟，将绝大部分涉及外公生前的东西，都摧
残得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了，惟剩下一个依然完好如初的

洗脸盆架子，在仅存的角落中，在这破败苍凉的狭小空
间里，闪耀着一种不一样的华光。我贪恋地用手抚摸着
外公遗留下来的家居用品，泣不成声。

据说去那边的人——在我们世上叫做死去的人，在
每年的清明到来之际，是会被带到“望乡台”的。他们在
台上看见了故乡与亲人，便在那里为生前所爱的人祈福，
也再一次明了自身已成了灵魂，与过去已分了生死的界
限，再也回不去了。相传因为舍不得亲人，灵魂也是会流
泪的，然后，便被带走了。

我蹲在曾经的房子的正中央，闭上眼睛，期望着灵
魂能与外公来一次心灵相遇，哪怕只有一瞬间。

一秒、一分钟、一个小时过去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的灵魂还在，外公也并没有

出现。
“雨”，大滴大滴地滑落下来，凉凉的，慢慢渗进了

我的肌肤。它们倾盆而来，模糊了我的眼睛，直到成为
一条小河，穿过黄土，抵达那颗我常年思念的、已经干
裂了的心。

“望乡台”不是给我的，我也没有被带走，仍是生命
与肉体并存的人。

这是一个事实，也就不再挣扎了。擦干眼泪，拿出
手机，恨不得将这废墟中仅存的东西都定格下来。手
机上相机的闪光灯“咔嚓、咔嚓”不停地闪烁着。这光
亮，不小心影映出我的眼，那眸里耀眼的红，住满忧伤。

“外公，我要走了，回到我父母和孩子的身边。父
母已开始年老，孩子还太小，我得回去他们的身边。您
在那边等等我。”说完，便跑到水井边，清洗干净了脸
庞，脸上恢复了以往的温婉宁静。繁华与寂寞、生与
死、快乐与悲伤，一切都是自然，还是将自己也交付给
这自然吧。

等我！
作者地址：北京路奥林花园

“今天有雨，气温低，我给你们包荠菜饺子。吃了
这饺子，不仅明目健身，而且驱寒暖身。”奶奶抚摸着我
的头说。

“我就喜欢吃您包的荠菜饺子，谢谢……”
“快醒醒，你又在说梦话了？”迷迷糊糊中，听到妻

子的话。梦虽醒，但奶奶慈祥的面孔、花白的头发、笔
挺的腰板，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

在我小的时候，父母每天忙于农活，带我穿衣、吃
饭、玩耍、数数的事就成了奶奶固定的“节目单”。当
时，农村贫穷，缺鱼少肉，但奶奶的菜谱很丰富：山上的
小蘑菇、树上的椿芽、地上的荠菜等，配上青椒、鸡蛋等
食材，就成了香气四溢的美味。

令我最难忘的野味还是荠菜。阳春三月，万物复
苏，一夜之间绿色铺满世界。奶奶扛着锄头，拉着我去
山上“摘菜”。三月的荠菜，个头不大，叶片鲜嫩，是食
用的最佳时机。

天气干燥，土地板结，奶奶只得挥舞着锄头，把荠
菜连根挖起，我则用小铁铲敲掉泥土，然后装进篮子
中。挖土，这个看上去简单的动作，对于小脚的奶奶来
说并非易事：山坡陡峭，站稳脚跟都很难，何况还要挥
锄挖土。

这并没有难住奶奶。为了稳住重心，奶奶事先挖
好两个浅土窝，放脚刚刚好，即使泥土打滑也不

会摔跤。我好几次央求奶奶：“我来挖几
下吧？您好几次险些滑倒，太让人

揪心了。”
“没事！两个脚窝就是我

的‘双保险’，等你长大了，挖

野菜就是你的任务了。”奶奶笑着说。
回家简单地淘洗荠菜，去根、去杂质、沥水、切碎，

与其它馅料搅拌均匀，就可以包饺子了。
有一年下雪，本以为与荠菜无缘了。殊不知，奶奶

竟然独自一人上山，刨开雪堆，用手抠起荠菜。回家
时，奶奶的裤子沾满泥巴，我们担心地问：“摔跤了？没
伤到哪里吧？”奶奶安慰我们说：“没事,只是蹭了一下
土。”

直到第二天，奶奶偷偷地给蹭破的伤口涂药，我们
才知道头一天奶奶摔了一跤。那一刻，我的眼泪流下
来，后悔不已。“自己为什么不替奶奶上山挖菜？或者
阻止奶奶摸索上山呢？”我自责地想。

“雪地里摔一跤，怕什么？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
能有什么伤？”尽管伤口又红又肿，奶奶却说得轻描淡
写。我心中愈发难受，暗下决心：“待自己长大后，一定
要让奶奶吃上自己加工的荠菜饺子。”

遗憾的是，这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第二年，在千
里之外工作的大伯接走了奶奶。同年，我们全家投亲大
伯。本想着进入城市，奶奶可以享一下清福了。殊不
知，仅仅过了两年，奶奶就撒手人寰。

俏燕鸣哨青草绿，荠菜遍地春又至。触景生情，恍
惚间我又看到了奶奶的身影，她挥锄挖土、摘根去渣，
包饺下锅……动作一气呵成，冲天的热气模糊了奶奶
的身影，直至消失。

嘈杂的汽车声惊醒了我的美梦，但我仍然执意地
喊出了声：“奶奶，我又看到您了！”因为奶奶是我最尊
重的亲人！她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作者地址：丹江口市和平路雨杨副食

打破这墓地的孤独的
是博尔赫斯的诗
你躺在一个未曾想过的地方
听着《宁静的自得》
微风揉动了沉寂的心
你深埋于土里的激情
在与我的灵魂激荡

从热闹的集市
到寂静的深山
我是这两者的媒介
让你的灵魂延伸远方

我从来是报喜不报忧
因为知而不能是如此痛苦
到了分别的时刻
却只有我在告别
直到我离开后许久
我的声音仍在墓碑上逗留
作者系房县人

春野踏莎行，风来柳色明。
旧山添草木，新土起坟茔。
滴滴清明泪，凄凄杜宇声。
世间终有死，何必去相争。
作者地址：张湾区凯旋大

道88号四方新城和园

清明思怀
■余琳

驾鹤西游佛地偏，
烧香点烛寄思牵。
几番别梦容犹在，
不尽哀凄夜没边。
作者单位：张湾区实验中学

悼念
■马国宝


